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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
本
文
係
承
史
祖
恩
學
長
寄
來
，
原
到
「
中
國
大
陸
研
究
」
半
月
刊
口
期
，
史
學
長
想
係
從
一

文
中
發
現
作
者
為
交
大
民
站
級
畢
業
生
，
而
經
過
如
此
一
股
困
苦
的
磨
折
，
奔
向
自
由
，
值
得

介
紹
給
大
家
拜
閱
。
|
|
騙
者

這
真
是
一
件
不
可
思
議
的
事
，
像
我
這
樣
一
個
出
身
貧
工
務
段
副
工
程
師
、
北
平
行
轅
第
四
處
鐵
道
運
轉
調
度
科
長

、
漢
口
市
商
汽
車
聯
運
總
隊
長
。

農
家
庭
，
而
且
對
共
匪
的
交
通
建
設
工
程
，
付
出
了
一
定
的

貢
獻
;
今
天
我
卸
毅
然
地
擺
脫
了
共
匪
，
冒
著
生
命
危
險
投

奔
了
自
由
祖
國
，
到
了
臺
灣
。
這
是
什
麼
力
量
促
使
我
選
擇

一
九
四
九
年
十
月
，
共
匪
軍
毆
打
進
了
廣
西
，
從
此
我

作
了
共
匪
的
俘
虜
。

當
共
匪
盤
攘
大
陸
之
初
，
對
高
級
知
識
分
子
及
技
術
人

了
這
條
光
明
的
路
?

新
疆
維
吾
爾
按
有
一
句
語
語 

「
沒
有
經
過
嚴
寒
的
百

靈
鳥
，
不
懂
得
春
天
的
可
貴
。
」
我
在
毛
擇
東
統
治
下
的
大

陸
，
度
過
了
漫
長
的
二
十
二
年
。
我
像
一
隻
接
息
在
風
雪
山

林
中
的
鳥
，
吃
不
到
食
物
，
若
不
著
陽
光
，
放
眼
四
週
的
荒

野
，
只
是
白
茫
茫
的
一
片
|
l
|
我
渴
望
春
天
，
我
為
懷
念
春

員
踩
取
「
包
下
來
」
的
政
策
。
儘
管
不
信
任
我
們
，
但
是
由

於
需
要
大
批
技
術
人
員
從
事
建
設
，
不
得
不
踩
取
「
先
利
用

」
的
手
段
，
為
我
們
安
置
工
作
。
南
寧
淪
陷
，
我
被
送
到
廣

州
市
南
方
大
學
作
「
政
治
審
查
」
、
「
勞
動
改
造
」
。
由
於

我
是
貧
農
出
身
，
共
匪
不
久
就
派
我
返
同
故
鄉
，
搶
任
設
計

甫
平
縣
的
公
路
、
水
利
等
工
程
。
一
九
五
二
年
，
我
被
調
往

湖
南
衡
陽
鐵
路
工
程
處
工
作
。
到
了
年
底
，
我
臨
時
被
抽
到

毛
澤
東
的
家
鄉
|
|
湘
潭
，
參
加
建
築
湘
江
大
橋
的
工
程
。

這
座
湘
江
大
橋
是
從
蝶
州
通
往
湘
潭
韶
山
沖
的
重
要
建

築
物
。
共
匪
盤
攝
了
整
個
大
陸
，
毛
澤
東
的
出
生
地
|
|
韶

天
而
嘆
息
、
哭
垃
!
可
是
春
天
在
哪
見
呢
?

為
毛
澤
東
造
橋

我
是
廣
西
省
平
南
縣
長
樂
村
人
。
一
九
四
六
年
在
交
通

大
學
橋
涵
系
畢
業
。
正
值
就
日
戰
爭
勝
利
，
我
曾
經
在
政
府

妥
善
安
置
下
，
作
過
遼
寧
蓋
平
縣
蘆
家
屯
車
站
站
長
、
鞍
山
山
沖
，
成
了
人
民
軍
眾
和
外
國
朋
友
「
膽
仰
的
勝
地
」
，
因

此
共
匪
儘
快
發
展
交
通
。
從
株
州
到
韶
山
沖
修
的
鐵
路
，
全

長
三
十
二
公
里
。
除
了
鐵
路
，
還
動
員
了
成
千
成
萬
的
農
民

和
水
利
人
員
，
修
搭
湘
江
，
築
建
水
渠
，
讓
小
輪
船
可
以
直

駛
韶
山
仲
，
使
廣
大
人
民
去
參
觀
毛
澤
東
的
故
居
。

湘
江
大
橋
只
有
一
層
，
兩
面
是
人
行
道
。
它
的
主
橋
一

百
五
十
米
，
加
上
副
橋
共
有
三
百
米
長
。
從
一
九
五
一
年
八

月
開
始
動
工
，
到
了
一
九
五
三
年
五
月
一
日
正
式
通
車
(
火

車
)
，
一
共
費
了
將
近
兩
年
的
時
間
。
當
時
，
我
除
了
參

加
湘
江
大
橋
的
工
程
，
並
且
測
縮
到
韶
山
沖
的
鐵
路
基
線
工

作
。

當
時
我
和
不
少
工
程
師
或
工
人
交
換
意
見
，
我
們
覺
得

修
建
這
座
湘
江
大
橋
有
什
麼
經
濟
價
值
呢
?
修
建
這
一
條
鐵

路
支
線
又
有
什
麼
用
途
?
展
望
大
陸
是
那
麼
遼
闊
，
需
要
建

設
的
鐵
路
、
公
路
實
在
太
多
，
為
什
麼
共
匪
卸
急
於
修
建
這

座
湘
江
大
橋
?
難
道
那
個
高
鋸
北
京
成
頭
的
毛
澤
東
，
他
也

想
重
溫
古
代
皇
帝
的
舊
夢
?
總
而
言
之
，
我
對
這
個
工
程
非

常
不
滿
。

雖
然
我
當
時
對
毛
澤
東
懷
著
「
敬
鬼
神
而
遠
之
」
的
心

情
，
但
是
我
並
沒
有
對
共
匪
絕
望
。
一
九
五
四
年
二
月
，
共

匪
派
我
去
漢
口
參
加
建
築
長
江
大
桶
，
我
當
時
心
里
何
等
興

奮
!
這
座
偉
大
的
工
程
，
骨
動
員
了
成
萬
的
工
程
師
和
工
人

，
而
且
蘇
聯
也
派
了
不
少
工
程
師
參
加
工
作
。

I

那
時
我
是
「
二
級
工
程
師
」 

，
每
月
領
到
偽
人
民
幣
一
八

百
七
十
五
元
，
這
個
數
目
字
在
當
時
確
實
不
少
。
在
武
漢
工

作
期
間
，
我
曾
臨
時
被
漲
到
寶
成
(
映
西
寶
為
l
|
四
川
成

都
)
鐵
路
，
測
給
橋
涵
隧
道
。

因
為
我
親
身
參
加
過
這
兩
項
工
程
，
所
以
我
對
共
匪
草

苦
人
命
的
悔
酷
，
若
得
最
為
透
徹
。
武
漢
大
橋
自
一
九
五
三

年
開
始
動
工
，
直
到
一
九
五
七
年
十
月
一
日
正
式
通
車
。
在

這
四
年
期
間
，
蘇
聯
工
程
師
殉
難
多
名
，
成
了
最
大
的
新
聞

。
但
是
我
們
的
工
程
師
和
工
人
死
傷
的
人
數
，
卸
不
知
道
究

竟
有
多
少
了
?
至
於
寶
成
鐵
路
，
由
於
鐵
路
穿
山
越
嶺
，
共

匪
動
員
的
工
人
、
農
民
達
十
多
萬
人
，
參
加
築
路
工
作
。
按

說
被
山
石
壓
死
及
爆
炸
而
死
的
，
就
有
三
干
人
以
上
。
在
共

匪
和
毛
澤
東
的
眼
里
，
中
國
人
民
真
是
不
值
一
文
錢
的
。

陶
鑄
勸
我
入
黨

我
在
漢
口
時
，
共
匪
頭
目
李
富
春
、
陶
鑄
、
鄧
于
恢
和

我
感
情
不
錯
。
有
一
天
，
陶
鑄
請
我
到
他
的
辦
公
室
談
話
。

陶
鑄
徵
笑
地
給
我
點
上
一
支
香
姻
，
讚
揚
我
的
工
作
表
現
。

「
你
對
黨
的
領
導
有
什
麼
意
見
?
」

「
很
好
。
」
我
笑
著
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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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既
然
很
好
，
你
應
該
爭
取
入
黨
啊
!
」
陶
鑄
的
眼
珠

誰
逗
元
了
式
的
妻

不
停
地
轉
動
者 
「
你
參
加
建
設
工
作
，
就
是
為
人
民
服
務我
的
妻
子
名
吽
陳
潔
梅
，
湖
南
長
沙
人
，
曾
畢
業
長
沙

..

。
參
加
了
共
產
黨
，
才
能
使
你
鍛
鍊
成
文
紅
叉
專
的
人
民
工

著
名
的
湘
雅
學
院
。
我
和
她
是
在
說
戰
勝
利
後
的
北
平
結
婚

的
。
那
時
她
在
協
和
醫
民
作
醫
生
。
婚
後
，
她
生
了
兩
個
男

我
心
里
早
有
了
準
備
。
我
知
道
載
的
「
階
級
成
份
好
」
孩
、
一
個
女
孩
。
北
平
淪
陷
後
，
她
仍
在
協
和
醫
臨
工
作
。

'
入
黨
並
不
困
難
。
當
時
我
的
妻
子
見
女
仍
在
北
平
。
從
廣共
匪
發
動
的
「
反
右
派
闢
爭
」
'
自
一
九
五
七
年
起
，

西
淪
陷
，
我
一
直
不
能
去
北
平
和
家
人
團
聚
，
這
是
我
耿
耿

全
面
開
展
。
許
多
知
識
分
子
深
受
思
想
上
的
迫
害
。
因
為
潔

於
懷
的
事
。

「
你
有
什
麼
思
想
顧
慮
，
麼
，
彭
同
志
!
」
陶
鑄
問
我
。
和
醫
院
的
匪
黨
黨
支
部
對
她
施
以
疲
勞
審
問
。
起
初
，
潔
梅

「
我
有
缺
點
。
」
我
坦
誠
地
說
:
「
我
有
喝
酒
的
不
良罔
家
來
憂
鬱
不
樂
，
我
問
她
有
什
麼
苦
惱
，
她
也
不
說
，
只

嗜
好
，
等
我
決
心
戒
掉
了
酒
，
再
爭
取
入
黨
吧
!
」

梅
的
階
級
成
份
不
好
，
她
的
父
親
被
列
為
「
資
本
家
」
'
協

是
偷
偷
地
流
淚
、
嘆
息
，
好
像
得
了
病
一
樣
。

陶
鑄
笑
了
，
但
他
似
乎
十
分
滿
意
。
他
送
我
走
出
門
口

就
在
那
年
的
十
月
一
日
晚
上
，
我
參
加
天
安
門
廣
場
集

，
握
住
我
的
手
說
:
「
黨
需
要
你
這
樣
的
人
才
!
」

會
，
看
罷
慶
祝
偽
慶
焰
火
同
了
家
。
一
進
房
門
，
聽
得
見
女

那
時
，
女
陸
各
地
正
雷
厲
風
行
搞
「
反
右
派
間
爭
」
。嚎
咱
痛
哭
。

起
初
挖
出
了
「
章
羅
反
黨
聯
盟
」
(
章
伯
鈞
、
羅
隆
基
)
，

最
接
對
知
識
分
子
開
展
全
面
性
的
思
想
閩
爭
。

我
在
一
九
五
八
年
初
調
到
北
平
「
鐵
道
部
工
程
司
」
工

作
。
當
時
我
和
妻
子
見
女
團
聚
，
內
心
歡
喜
極
了
。
可
是
不

的
星
星
，
凝
聽
從
天
安
門
傳
來
的
歌
聲

到
半
年
時
間
，
我
的
妻
子
卸
因
為
受
不
住
間
爭
與
迫
害
而
自

殺
了 

潔
梅
吊
死
在
客
廳
，
她
伸
長
了
舌
頭
，
眼
珠
暴
凸
蒼
，

怒
靚
壁
上
的
那
一
禎
毛
澤
東
像
，
彷
彿
她
正
向
毛
澤
東
大

罵
!

我
還
能
說
什
麼
呢
?
我
獨
自
徘
徊
在
鬥
前
，
仰
望
天
上

東
和
共
匪
的
歌
。
我
渾
身
發
抖
，
腦
中
湧
想
起
魯
迅
的
兩
句

詩 

「
夢
一
晏
依
稀
慈
母
誤
，
按
頭
變
幻
大
王
旗
。
」
突
然
，

偽
中
國
科
學
院
容
納
的
幹
部
達
七
、
八
萬
人
。

當
時
偽
「
中
國
科
學
脫
技
術
草
新
部
辦
公
廳
」
的
負
責

打
開
大
門
，
我
向
暗
夜
的
街
頭
飛
奔
。
我
怒
吼
著 

人
是
黃
玉
生
。
時
常
指
導
我
們
工
作
的
，
就
是
著
名
的
科
學

家
銀
三
強
。
我
的
工
作
擔
任
「
審
查
研
究
」
'
例
如
各
地
的

工
程
計
劃
送
上
來
，
我
作
初
步
審
查
，
再
送
交
上
級
決
定

同
時
，
我
經
常
有
出
差
到
各
地
的
機
會
。

t

我
接
觸
大
陸
各
地
的
科
學
工
作
者
、
技
術
人
員
極
多
，

他
們
普
遍
存
有
兩
種
難
以
解
決
的
矛
盾
心
理
:

θ
對
共
匪
「
外
行
領
導
內
行
」
政
策
，
始
終
不
能
完
全

接
受
。
早
在
一
九
五
八
年
，
北
平
「
中
國
科
學
臨
」
貼
了
「

大
字
報
」
'
就
提
出
這
個
問
題
。
攘
說
當
晝
眾
間
爭
的
矛

頭
，
指
向
了
郭
沫
若
。
其
實
叉
怎
能
怪
了
郭
沫
若
呢
?
|
|

還
是
共
匪
的
命
令
，
郭
沫
若
也
不
過
是
一
個
「
傳
聲
筒
」
而

已
。

就
在
那
一
年
，
陳
伯
達
在
北
京
某
大
學
演
講
，
提
出
了


所
謂
「
破
除
迷
信
，
解
放
思
想
」
兩
句
口
號
。
什
麼
是
「
迷


信
」
?
打
破
「
專
家
」
「
內
行
」
包
括
在
內
。
共
匪
的
教
條


是
一
切
科
學
家
，
應
該
用
「
馬
列
主
義
」
和
「
毛
澤
東
思
想


」
作
思
想
武
器
，
才
能
創
造
，
才
能
發
明
;
不
然
，
絕
不
會


創
造
或
發
明
，
更
不
用
談
「
為
人
民
服
務
」
。
根
據
這
個
邏


輯
，
那
麼
「
外
行
領
導
向
行
」
是
天
經
地
義
的
真
理
。 

我
哈
哈
大
笑
起
來

和
醫
院
?
我
患
了
神
經
分
裂
病
，
住
民
達
半
年
之
久
，
直
到

一
九
五
九
年
春
天
才
痊
癒
。
共
匪
怕
我
惹
事
生
非
，
特
別
調

我
去
「
中
國
科
學
院
技
術
革
新
辦
公
處
」
工
作
。

雖
然
我
受
了
慘
重
的
精
神
刺
激
，
但
經
過
半
年
的
療
養

，
我
確
實
漸
漸
恢
煩
了
理
智
。
我
為
了
一
聶
見
女
們
愉
快
地
活

下
去
，
不
因
我
的
壞
名
聲
而
影
響
了
他
們
的
政
治
前
途
，
特

地
在
報
紙
上
宣
布
跟
他
們
「
脫
離
父
子
關
係
」
。
我
內
心
的

矛
盾
，
自
己
解
決
了
。
從
此
，
我
決
心
抓
機
會
逃
出
中
國
大

陸
。

科
學
工
作
者
的
苦
悶

偽
「
中
國
科
學
院
」
編
制
非
常
龐
大
，
它
設
在
北
平
。

郭
沫
若
任
院
長
。
在
大
陸
的
中
南
區
(
武
漢
)
、
華
東
區
(

南
京
)
、
東
北
區
(
擂
陽
)
、
西
北
區
(
西
安
)
、
西
南
區

(
昆
明
)
和
中
央
區
(
北
平
)
，
設
有
科
學
分
院
;
各
省
、

專
區
、
縣
也
都
設
置
了
專
業
機
構
。
如
果
全
部
統
計
起
來
，

1
.

「
萬
歲
!
萬
歲
!
」

直
到
今
天
，
我
仍
舊
不
知
道
當
時
是
誰
把
我
送
進
了
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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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旦
旦
徑
實
民
眾
軍
廳
，
校
里
，
拉
再
把
-
笠
、
耐
心
甘 

E
E

司 
E
A
I

共
匪
對
科
學
家
、
技
術
人
員
的
要
求
，
是
「
又
紅
叉
專

」
o
不
僅
技
術
好
，
更
得
思
想
好
;
技
術
專
精
，
政
治
水
平
企
圓
偷
渡
越
南
，
但
最
後
卸
失
敗
了
!

低
，
仍
是
等
於
零
。
這
個
邏
輯
，
永
遠
辯
論
不
清
。
同
時
它

也
是
許
多
科
學
家
、
技
術
人
員
最
感
頭
痛
的
問
題
。年
，
江
背
下
了
「
就
地
革
命
」
指
示
，
我
從
海
南
島
跑
到
廣

ι
'


「
丈
革
」
以
後
，
大
陸
各
地
一
封
混
亂
。
一
九
六
七

。
共
匪
對
高
級
知
識
份
子
，
始
終
抱
著
懷
疑
的
態
度
。

州
，
組
織
了
廣
州
市
東
山
區
的
五
、
六
所
中
學
學
生
，
成
立

「
紅
教
造
反
團
」
，
到
處
格
闕
搶
殺
。
後
來
黃
永
勝
指
我
是

許
多
同
事
背
後
議
論
這
旬
話「
毛
澤
東
對
高
級
知
識
份
子

..

，
像
小
孩
放
鞭
炮
，
又
怕
又
愛
。
」
說
他
「
怕
」
'
倒
是
真

個
「
魔
王
」
'
說
我
的
雙
手
「
沾
滿
人
民
的
鮮
血
」
。
戳
在

的
。
說
他
「
愛
」
呢
，
倒
不
如
說
他
「
利
用
」
還
恰
當
些
。

廣
州
蹲
不
住
，
會
五
次
企
圓
逃
向
港
，
筷
，
卸
都
沒
有
成
功
。

由
於
共
匪
對
高
級
知
識
分
子
心
存
畏
懼
、
懷
疑
之
心
，
整
肅

但
是
，
我
最
後
終
於
偷
渡
澳
鬥
'
轉
往
香
港
，
獲
得
了
新

闕
爭
也
最
嚴
格
徹
底
。
因
此
許
多
科
學
家
和
技
術
人
員
都
感

生
。

到
精
神
恐
怖
，
竟
年
累
月
懷
著
「
山
雨
欲
來
風
滿
樓
」
的
心

我
、
必
領
聲
明

情
。

試
想
一
個
人
一
年
到
頭
，
戰
戰
兢
兢
，
隨
時
有
被
整
肅

的
生
命
安
全
，
我
不
能
指
出
他
名
字
)
，
曾
計
劃
和
我
一
起

的
可
能
，
這
種
日
子
怎
麼
活
下
去1
.

•.

目
前
大
陸
上
很
多
科
學
家
、
工
程
師
都

有
投
奔
自
由
的
決
心
。
在
廣
州
時
，
一
位
名
醫
生
(
為
了
他

逃
往
香
港
，
可
惜
他
沒
能
逃
出
來
，
這
是
我
引
為
遺
憾
的

事
。

我
走
向
了
光
明

不
了
廣
大
人
民
爭
取
自
由
的
決
心
。
我
那
位
醫
生
朋
友
一
定

一
九
六
三
年
，
說
被
干
放
到
湖
南
長
沙
機
電
廠
工
作
。 儘
管
毛
澤
東
小
集
團
統
治
了
中
國
大
陸
，
但
他
卸
控
制

會
逃
出
來
，
還
是
我
堅
信
不
移
的
!
現
在
，
我
到
了
臺
隅
，

童
年
冬
天
調
到
湖
南
水
刺
電
力
廳
擔
任
技
術
設
備
的
控
購
工

參
加
了
反
共
復
國
工
作
。
我
今
年
四
十
八
歲
，
我
願
以
有
生

作
。
一
九
六
五
年
出
差
去
雲
南
昆
明
，
我
在
棋
池
偽
裝
自

之
年
，
把
全
部
知
識
和
技
術
貢
獻
給
我
的
祖
國
。

殺
，
被
共
匪
解
往
桂
林
。
這
年
五
月
，
我
被
調
到
海
南
島
參

(
十
入
)


年
白
手
、
來
渝
勝
輪
返
華
追
記


胡
博
淵

一
九
四
五
年
春
，
余
由
中
國
經
濟
部
以
技
監
名
義
派
美

考
察
重
工
業
，
以
備
戰
後
復
員
及
建
設
之
準
備
。
抵
美
後
，

除
常
川
壁
拉
堡
視
察
半
年
外
，
叉
{
兼
任
日
本
賠
償
委
員
會
中

國
代
表
團
顧
問
。
資
源
委
員
會
亦
聘
余
為
麥
基
顧
問
工
程
公

司
與
中
國
政
府
聯
絡
員
。
一
九
四
八
年
夏
得
部
令
催
問
部
工

作
，
值
美
國
西
津
船
員
罷
工
，
行
李
過
重
，
不
能
乘
飛
機
，

坐
待
機
遇
。
適
友
人
譚
伯
英
君
，
為
復
興
輪
船
公
司
總
經

理
。
謂
彼
公
司
有
貨
輪
十
一
艘
，
皆
曰
返
圈
，
尚
有
最
後
一

艘
渝
勝
號
，
因
修
理
遲
行
，
即
將
啟
斑
，
品
蹉
之
返
國

欣
然
諾
。

復
興
輪
船
公
司
之
源
起

抗
戰
勝
利
後
，
各
輪
船
公
司
，
遭
敵
人
損
失
者
，
向
政

府
賠
償
，
名
正
言
順
立
學
也
，
損
失
自
數
百
噸
至
數
萬
頤
以

上
者
，
政
府
允
于
照
賠
，
惟
噸
數
太
小
而
無
法
分
賠
者
，
應

由
各
企
司
核
計
損
失
總
數
彙
報
，
由
政
府
一
次
賠
償
。
結
果

政
府
共
賠
十
一
艘
，
係
向
美
政
府
購
其
戰
時
自
由
輪
用
過
之

船
，
價
僅
造
價
什
一
耳
，
內
有
寧
勝
、
混
勝
、
淪
勝
三
輪
，

0
余

各
一
萬
二
千
噸
，
餘
為
五
、
六
干
噸
者
，
因
中
興
輪
船
公
司

，
抗
戰
損
失
較
大
，
公
推
錢
新
之
為
董
事
長
，
聘
譚
伯
英
為

總
經
理
。
譚
為
留
德
機
械
工
程
師
，
此
為
中
華
民
國
首
次
有

商
輪
往
來
國
際
航
運
事
業 

ο
余
正
欲
覓
輪
返
國
，
得
此
機
會

，
云
何
不
喜
，
遂
拼
擋
行
李
，
大
小
十
餘
件
，
以
笨
重
書
籍

居
多
。

I
J
:
J
I

均
且
，
命
之

甘
， 

d
h
A

余
於
十
六
日
晚
，
由
友
人
錢
行
後
伴
送
上
船
，
珍
重
揖

加
匪
軍
海
軍
「
南
海
艦
歐
」
'
搶
任
撤
林
港
的
坑
道
暗
溝
工

程
。
一
九
六
六
年
夏
，
我
撞
著
大
陸
發
起
了
「
文
化
大
革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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